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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学校的第一堂课，

就是让那些从阉割中幸存下
来的孩子，树立起当武士的
信念。树立信念的前提，首先
要摆脱心中阴影。在有戎国，
为了树立这些学生的信念，
孩子学校的地位非常崇高。
在学校里任教的教师，都是

一些最有身份的人。没有人
敢轻视这些学生，任何人对
未来的武士只要表现出一丝
不恭敬，都将受到最严厉的
惩罚。学生的伙食待遇足以
让人羡慕，即使到了春季粮
食短缺的时候，也能保证足

够的肉食供应。
孩子学校对它的学生进

行了最残酷的训练，能够经
受得住魔鬼训练的学生，才
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武士。学
生们被告知，只有成为一名
武士，他们的灵魂才可能得

到永生。成为武士是学生的
唯一目的，也是唯一的出
路。可惜羿在孩子学校混了
不到一年，便被开除了。

羿的表现屡屡让学校的
教师感到沮丧，这个孩子从

来就不知道什么叫信念。
他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不说话，别人也就不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听懂。反正
对羿说什么都是白搭，你
说你的，他做他的。在各式
各样的格斗训练中，羿总是

很轻易地就可以获得胜利，

但是他却对输赢根本不在
乎。为了讨好那些有好胜心

的孩子，羿在训练中常常故
意输给人家。大家很快就发
现，只要羿想战胜谁，他就
一定能够获胜，问题是他根
本就不想获胜。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羿
每天晚上都会尿床。这是一

个不能原谅的毛病，在孩子
学校，学生睡的是大通铺，羿
常常是哗哗的一泡臊尿，像

小溪流一样从大通铺的这一
头，一直淌到另一头。没人再
愿意接受羿，他被赶来赶去，
从一个大通铺赶到了另一个
大通铺，然后接着再换。

因为调皮捣蛋和尿床，
羿被撵出孩子学校，这件事
听起来都不敢相信，然而真
相就是如此。大家对羿已完
全失去了耐心，终于决定将
他驱逐出去。对于一个不配

做武士的孩子来说，最好的
办法就是请他滚蛋。

这一年里，羿的身体停
止了生长发育。他再一次出
现的时候，嫦娥吃惊地发
现，羿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原来的身高，还是一

个不会说话的哑巴。与嫦
娥表现出来的激动不同，
吴刚对羿的归来不冷不
热。在有戎国男人的心目
中，一个应该做武士的人，
最后竟然没做成武士，这
是件很可耻的事情。

吴刚觉得这一次羿让他

丢了脸。虽然他不是亲生的
儿子，可是吴刚一直拿他当

作自己的儿子。现在，这个
儿子厚着脸皮又回来了，吴
刚便安排他与男孩们住在
一起，让大儿子吴能和二儿
子吴用照顾他。一切安排停
当，吴刚离开了，吴能和吴
用迫不及待按住了羿，剥去

了他的裤子，察看他阴囊上
留下的刀疤。他们急于想知
道被割去了睾丸的那玩意，
究竟会是什么模样。

和孩子学校的情形差不
多，羿晚上尿床的坏毛病，
很快让吴家兄弟忍无可忍。

为了解决这件事，吴刚不止
一次责骂羿，想出种种法子
罚他，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羿仍然天天尿床，天天一大
泡臊尿。该想的办法都想过
了，吴刚试图以羞辱来医治
羿，让他顶着湿的茅草游街

示众，然后又在毒辣的太阳
底下暴晒，结局还是一样。
最后吴刚不得不相信，这是
阉割的后遗症。儿子们成天

抱怨，吴刚终于失去了耐
心。他开始怀疑当初接受羿
回家，就是一个大错误。在
走进家门的一瞬间，嫦娥迎
面走了过来，吴刚突然有想
法了。为什么不让羿睡到她
的屋子里去呢，这个突如其

来的想法，让他喜形于色。
于是，吴刚让嫦娥在她茅屋
的角落里，给羿重新搭了一
个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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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来的俄罗斯经济

困境帮助阿布巩固了对石
油公司的控制。

汽车销售大亨鲍里斯·
别列佐夫斯基从商前是一
名数学教授，他是阿布最早
的保护人。他在俄罗斯私有
化改革期间，与阿布一起获

得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
控制权。1994年初，为了利
用这个有利时机进一步提
高对石油企业股份的控制
力，别列佐夫斯基和阿布指
派了一批人，在诺雅布斯
克、鄂木斯克等西伯利亚城

市，设立摊点专门用现金收
购当地居民的代金券，而且
宣称现在的代金券换不了
几个卢布，而且很可能将来
越来越贬值。在那种极端困
难的情况下，多数人都把他
们的代金券换了钱，以便购

买更为实用的面包、大衣和
厨房用具。

1996年的总统大选即
将来临，叶利钦急需资金。
他求助于阿布和别列佐夫
斯基等人，邀请他们参加所
谓的“贷款换股份”计划，

以得到这些人的经济支持。
叶利钦宣布政府将拍卖其
名下的国有企业股份，换取
贷款以拯救脆弱的经济。一
旦叶利钦获得连任，国家稳
定经济复苏以后，将偿还贷
款，收回股份。

在新政治寡头提供的
14亿英镑的政治捐款支援

下，叶利钦获得了连任。2年
后，政府宣布无法偿还贷
款，FNK获准保留 51％的
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股份。阿
布和别列佐夫斯基控制了
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多数
股份。他们坐在一个巨大的

黑金矿上，西伯利亚石油公
司的石油储量超过 40亿
桶。阿布和别列佐夫斯基继
续巩固他们在前国有企业
中的股份。

阿布赢得 1995年的
“贷款换股份” 拍卖后，多

数石油工人变成了西伯利
亚石油公司的雇员，公司经
常无故扣压工人的工资，有
时连续三四个月不发工资。
进一步，西伯利亚石油公司
说没有钱发工资，因为国家
正在经历又一次金融危机。

这是阿布继续实现股份积
聚的手段。到了 1998年 8
月，当俄罗斯经济第二次崩
溃时，所有人都绝望了。公
司告诉工人，虽然公司不能
发工资，但愿意购买他们手
中留下的 1992年私有化改

革时分到的股份。诺雅布斯
克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
公司和商店，不收现金，只
用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股份
换取。

这还不是阿布最终掌握
绝对多数股份的惟一手段。

俄罗斯经济分析家证实，

1997年8月，西伯利亚石油
公司下属利润最多的一个

子公司发行了 4500万的新
股。阿布等公司的主要股东
借这次内部发行股份的机
会，吞进大量股份，他们的
股份占有额一下子从原来
的 61％增加到 78％，最大
程度地稀释了股权。新股的

发行导致工人们在 1992年
用代金券换取还放在手里
的股份缩水，大幅贬值。

1999年，阿布和其他大
股东购买了别列佐夫斯基
的股份，通过一系列新的拍
卖最终控制了西伯利亚石

油公司97.2％的股份。到了
2000年，别列佐夫斯基因为
涉嫌诈骗逃亡到英国之后，

阿布顺理成章地接替了别列
佐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石油公
司的位置。从此，公司开始以
“打破俄罗斯公司股息回报
率有史以来最高纪录”，疯

狂地分配股息：2000年派发
了 2800万英镑；2001年派
发了 5.52亿英镑；2002年
派发了 6.12亿英镑；2003
年更是派发了高达 6.96亿
英镑，其中6.4亿进入了阿
布等大股东的腰包。

私有化使俄罗斯产生了
23个亿万富翁，阿布正是在

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暴富
的23名“幸运儿”之一。这
23个人控制了俄罗斯 60%
的财富，他们的财产加起来
超过445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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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一

点，我们经常会忽略掉腹部
疼痛的原因，其实，探究腹部
疼痛的原因也是一条漫长而
艰苦的路。

某一天，当我们在紧张
忙乱中忽然停下来问自己：
“我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吗？”答案毋庸置疑，你一定
会找到一处有疼痛感觉的地
方，要么在脚上，要么在下腹
部。有时，说不出是什么地
方，忽然会产生瞬间的剧痛，
或许会在大腿处，或许会在
胸前。剧烈的疼痛还会使得

我们脸色发白，没有一点血
色。这都是正常的疼痛反应。
因刺激而产生的疼痛和血管
收缩产生的疼痛，以及肌肉
痉挛产生的疼痛，都是些无
法解释清楚的病症。有些人
对这样的疼痛非常敏感，因

为他们痛觉接受器的阀门比
其他人的都低。

纽约的E·里博曼博士是

美国一位杰出的内科医生。几
年前，他就指出那些较为敏感
的人并不是真的成熟，只不过
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容易感受
到疼痛。为了说明人类对疼痛
有多敏感，他还设计了一个临
床测试———用手挤压位于耳

廓正下方、颌角后的茎突，即
可测出被测试者的敏感度。通
过挤压茎突，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感觉不敏锐的人不会畏
缩，而一个感觉敏锐的人则会

因疼痛而逃开，出现可怕的面
部表情。一个敏感度极高的人
甚至会将肠蠕动的收缩也感
觉成一种疼痛。如果这些人没
有意识到腹部疼痛的真正原
因，对自己特有的敏感还沾沾
自喜的话，那他们以后将一辈

子处于这样的慢性疼痛病中。
有一点是大家共有的，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感受到
这里或那里的疼痛。如果一
个人将注意力集中到这样一
个普遍发生的疼痛上，那么
他的生活中将到处充满着疼

痛的感觉。不但如此，疼痛还
会更加厉害了。除非他能转
移一下注意力，不再去想自
己的疼痛，否则，疼痛的感觉
会无限蔓延。

当人们处于紧张状态时，
小的疼痛也会加剧，甚至恶

化。大量事例表明，焦虑状态
中的人们，一碰就会疼。在处
于愉快、幸福状态中时，即便
有轻微的小疼痛，也会忽略不
计了。然而，随着情绪的转变，
会因痛苦、烦恼、焦躁等情绪
而急剧恶化成剧烈的疼痛。

从某种程度上说，某些
人在紧张的情绪中会染上轻
微的背部疼痛。这种疼痛就
是上面所说的原因造成的。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每个人
都有机会体验一下这种轻微
的背痛。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好的
情绪会对人体产生两个作用

效果。第一，好情绪能够替代
使人饱受压力影响的坏情
绪；第二，好情绪会令垂体受
到影响，致使内分泌达到最
佳平衡状态。我们通常用这
样的方式来表达人体内分泌
的这种最佳平衡状态：“嘿，

我感觉好极了！”
你可能常会听人说：健

康的生活中，有着乐观向上
的情绪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
要。每当我们感慨这些的时
候，如何培养和处理我们的
情绪则成了日常生活中最最

重要的事情。
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

教育一般是指培养人们的智
力和提高智商，这当然十分
重要。但是，我们常会看到那
些高智商的人尽管情绪上不
怎么好，一样过着还算幸福

的生活。如果有些什么不幸
突然降临的话，我想，可能那
些拥有好情绪而智商相对偏
低的人会生活得更加幸福。
事实上，如果人们能正确对
待的话，好情绪比高智商更
容易得到认可。

对任何人来说，没有必
要让坏情绪来影响破坏自己
的生活。但是现实中，仍然有
很多人会受坏情绪的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几千年来，我
们一直都忽略了对人类进行
情绪控制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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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初秋，唐山市某

军驻地。
那个夜晚是一个异常阴

郁的夜晚，天低得仿佛一伸手
就能捅得着，云如吸满了水的
旧棉絮，任何一阵风随意吹
过，都能刮出几滴脏雨来。

几个战士在教孩子做纸
花，尖瓣的，圆瓣的。一个孩
子咚的一声扔了剪子，倏地
站起来，飞也似的跑了出去。

一个战士忍不住对旁边的
另一个战士说这孩子真怪，
今天多少人都哭了，就她不
哭。另外那个战士说岂止是
今天不哭，我从来就没见她
哭过。医疗站的人说她是脑
震荡后遗症，全记不得地震

以前的事了。先头的那个战
士就说：“听指导员说有一
对夫妻要来认领一个孩子，
我看把那个孩子给他们最
好———不记得从前的事，正
好培养感情。”

战士口里的那个孩子其

实是一个代名词。这是一个没
有名字的孩子，所有的人只好

用“那个孩子”这样一个笼统
的称呼暂时作为她的名字。

她是在震后的第三天被
一个战士找到的。当时她蜷成
一个小团，老鼠似的睡在一辆
军车的座位底下。没有人知道
她是从什么地方爬上来的，也

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在座位底

下藏了多少天。她身上披着一
块满是破洞的塑料布，头发结

成一条一条蚯蚓似的泥绳。她
一侧额角上有一片伤口，不
深，面积却很大。当战士把她
从车里抱出来的时候，她在战
士身上烫烫地撒了一泡
尿———她的神志已经模糊了。

后来战士喂她喝了半个

水果罐头，她就清醒过来了。
问叫什么名字，她不说话。问
父母叫什么名字，她还是不
说话。又问家住哪里，她依旧
不说话。却突然紧紧拽住右
手，说手断了，我的手断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疼得浑身

颤抖。战士急急地将她送到
了急救站，医生做了全身检
查，却没有发现任何骨伤。

失忆症加上受害妄想
症。大灾祸之后的常见病。医
生说。

医生清理包扎了头伤，

就把她送到了驻地暂时收
养。那个孩子总体来说是个
容易管教的孩子，话很少，也
从不和大人作对。只是她看
人的时候眼睛总是定定的，
没有人敢接那样的目光。

过了几天驻地来了一对

中年夫妻，要见那个孩子。指
导员把她叫出来，说王叔叔
和董阿姨要和你说话。那个
男人和那个女人样子都很佝
偻，带着劫后余生的惊魂未
定。夫妻两人穿的都是一个
颜色一个式样的显然是从某

个救灾仓库发出来的工作
服，女的戴了一副断了一只

腿的宽边眼镜。见了她，都有
些慌张，男人“呵呵”地咳嗽
着，女人用衣袖抹着清鼻涕。
半晌，女人颤颤地叫了她一
声“娃呀”，眼里竟有了泪光。

等男人和女人走了，指
导员才说王叔叔和董阿姨没

有孩子，想领你去他们家，你
愿意吗？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那个孩子就搬入
了王家的窝棚，成为王家的
养女。王家的女人拉着那个
孩子的手问，你真的不记得

你的亲娘了？那个孩子定定
地看着王家的女人，说你就
是我的娘了。王家的女人又
哭了起来，这回是欢喜的哭。

在后来办理领养手续的
过程中，王家夫妇非常民主
平等地和那个孩子商量起名

字的事。当时供选的名字有
王小珏，王小苔，王小薇，王

小砚，王小雅。王家的女人是
教书的，起的都是温文雅致
的名字。那个孩子呆呆地听
着，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过了
半晌，才说小、小灯，好吗？王
家的女人问是哪个 dēng，
登山的登吗？那个孩子愣了
一愣，又连连摇头，说不啊，
不是，是电灯的灯。王家的女
人拍案叫绝，说好一个小灯
啊，你就是我们家的灯。

于是王家的户口本上，就

有了一个叫王小灯的女儿。

!!

!

!"

!


